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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7日上午，纪念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蒙
民伟人文楼举行。本文是人文学院前院长
万俊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聚会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对于清华大学

复建文科并光复其综合性大学的身份来

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成立堪称一件标

志性事件。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我参

与了24年，占这一过程的近六分之五。我

是1999年4月从北大转来清华的，记得社

会学系李强教授是同年秋天从人民大学转

来的，起初，他负责复建社会学系，我负

责复建哲学系，我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

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华重建学科春秋。

令人痛惜的是，前几天他不幸离开了我

们，我怀念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岁月。我

们还能坚强地活着，只有继续努力，才是

对他的最好怀念。

今天，我以一位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身

份讲三句话，作为我个人的纪念。

第一句话，“三十而立”尚在高原，

我们的目标应该始终定在“立在高峰甚至

巅峰”。纪念“而立”是为了更好地思考

和筹划“而立”之后的事业。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成立30年了，先祖有言“三十而

立”，今天我们大致可以说，清华的人文

社会科学学科群不仅“立”起来了，而且

已然“立”在高原，身位不低。在从开始

文科复建到立足高原这一艰难的进程中，

万俊人老师课间回答同学提问

高原既立望高峰
○万俊人（教）

30年前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其独特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为清华复建文科的

母体，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仅孵化出了清

华其他多个文科院系，而且为各个人文社

会科学学科延揽了大量骨干人才，使得清

华文科的复建从一开始便能够确立高起

点、快速度、大模样，这是值得我们大家

纪念和庆贺的。但是，以清华大学的独特

身份、社会各界和国家对清华的高远期待

观之，身在高原还远远不够，百尺竿头必

须更进一步，清华的文科必须勇立潮头，

志在高峰，甚至敢登顶峰。这需要我们在

好好回顾总结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当下和

将来要走的路，以及如何才能尽快登顶，

实现我们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虽

然我们在文科的学科建制、文科复建的基

本目标和实际效果等方面都已达成、甚至

超过了最初的规划预期，就像前面各位老

领导和同仁们所说的，我们的文科已然进

入国内高校文科的第一方阵。最近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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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些材料和报道，学界也基本公

认清华的文科整体上可位列全国前

五、前六的位置，一些学科甚至已

逼近全国前茅，这一估计也比较契

合我个人的直觉。尽管如此，我们

也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满足，更不应

有哪怕是些微的松懈。“行百里者

半九十”谚语留给我们的警示是，

纵然百里征途已然走过九十里，我

们依然还在途中，更何况，我们的

比照标准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一流

或全国前茅，还应该比照国际前沿

和世界一流。而且，最重要的还需要记

住：前面的路要比走过的路艰难得多，越

到后面，步履会越发沉重，风险和难度

都会成倍加大。这是因为，从高原到高

峰——更遑论登上顶峰——远比从平原到

高原来得艰巨险峻，挑战更大，需要我们

付出更高的智慧，怀有更强的意志和决

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一如登山运动员攀

登珠穆朗玛峰，非平常者所能企及。必须

记住，从高原向高峰甚或顶峰迈进的行程

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陡坡攀

登，直面更大的挑战，充满更大的风险，

其难其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此

止步则前功尽弃。古今中外，各行各业，

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高度注意和警惕。

第三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作

为清华新文科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或

者说，作为一位新清华人，24年的经历并

不算长，但在我个人的学者生涯中也不算

短。虽然从基层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但

我仍然工作在教研本职工作的第一线，这

样的处境让我想起父辈们常说的一句话：

“小车不倒只管推”，当然，最好的状态

是“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样说并不是

常规表态，更不是客气，而是出自我真

实的内心承诺，这是我24年前选择加入

清华时就确定的承诺，加入清华后我的亲

身感受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承诺。在此，我

愿意分享两位老清华文科前辈给我的积极

影响。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老前

辈王玖兴先生。玖兴先生是解放初期应周

恩来总理的邀请从德国回来的，他的身份

特殊，是唯一听过20世纪德国、也是20世

纪欧洲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家海德格

尔讲课的中国哲学学者，也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的翻译专家，主译过马克思恩

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女婿还

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女儿做过清

华经管学院的教授。事实上，来清华之前

我只知道王玖兴先生的大名，却从未敢打

扰过他。可我来清华还不到十天，玖兴先

生便约我面谈，还专门请我吃饭。这让我

十分意外，更意外的是，玖兴先生席间跟

我谈的唯一主题是如何办好清华哲学系。

他告诉我，当年甫归，他便受清华哲学系

创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之邀加入了清华哲学

万俊人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荷花池

清华校友通讯146

系。他说，那时候的清华哲学系是全国最

好的哲学系（另一位清华哲学前辈张申府

先生也谈到过这一点）。1952年“院系调

整”时，他拒绝了金岳霖先生让他随其一

起转入北大哲学系的邀请，宁愿闲赋在家

也不转校，直到后来金岳霖先生再转新建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哲学所，他才重新

“上岗”，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只效

忠于一所大学。”坦率地说，王玖兴先生

对老清华哲学系的这种忠诚和感情让我深

受感动，也大大加深了我对清华哲学的认

知和信念。

另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张岱年老先

生。我在认真考虑清华邀请时曾经先后征

求过四位北大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因为我

实在缺少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动力离开北

大。这四位老师和朋友是，我的恩师周辅

成先生、我亲近而仰赖的张岱年先生、北

大哲学的老主任朱德生先生和学兄陈来教

授。恩师周先生自然不同意我离开北大，

因为我是他十来位弟子中唯一留在他身边

的，但他毕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

师从国学院吴宓先生，所以也说“清华终

究还是个好去处”。朱德生先生则支持我

来清华，理由是“或可提供一个不错的发

挥新空间”。陈来学兄则十分慎重，让我

给他一周时间“了解和判断”，一周后他

给我的建议是“各有利弊，各有春秋”，

由我自己抉择。待我问张岱年先生时，他

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说：“我当然支持你去

清华，因为是我向清华推荐你的。”我怯

怯地问他老人家：“为什么呢？”他的回

答有些让我意外，大意是：他推荐的第一

人选是他的得意高徒陈来教授，但最初因

故未果。我是他推荐的第二人选，理由

是，他认为复建即重建，时过境迁，复建

的难度甚至不会小于创建，所以不仅需要

学术能力，还需要发现延揽人才、组织和

管理团队的能力，更需要性格开朗和心胸

开阔的中青年人。起初，我自己也猜想，

大概是因为岱老比较喜欢我心无城府又比

较乐观的性情罢，所以高看我了。没想

到，待我准备接受清华邀请并把这一决定

当面告诉岱老时，他才最后说出一个特别

的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是你们湖南人

（金岳霖）创立的，你去复建清华哲学

系最好了。”

我听后有些吃

惊，问他老人

家：“您咋不

早说呢？”岱

老 回 答 说 ：

“我不想一开

始给你额外的

压力，现在你

有了决定，我

说出来就没有

顾虑了，或许

还可以给你一2023 年 11 月 14 日，11 位清华人文先贤雕像在蒙民伟人文楼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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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之所以是清华，所谓若何？”

是我创作《因为清华》这首长诗的基本设

问，全诗围绕这个出发点分为“感恩、学

风、印象、文化、风物、情怀和同学”七

个主题展开，共33章，也是我借鉴中国

古典文学章回体手法以一个清华学生的经

历和感受，力求用文学的语言从一个清华

诗意清华诗意人
——《因为清华》创作自述

○吴鹤立（1983 级力学）

学生视角诠释“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清

华”的落脚点。正如“一千个读者的眼中

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叫“因为清

华”？或者什么是“所以清华”？我把答案

留给了读者朋友，请您来回答：“为什么叫

‘因为清华’，又为什么是‘所以清华’！”

从2015年夏天在成都杜甫草堂开始酝

酿这首长诗至此次作家出版社再版，《因

为清华》的创作历时已近八年。回想起这

首长诗的创作历程，最让我感怀的还是

2019年初在成书的第八稿时，妻子无意间

的一句话，让我猛然发现我的长诗通篇除

了华丽的辞藻外，就是没有诗歌的意境。

这，让我痛苦至极。为此，我愤然搁笔罢

写，一直到2020年的夏天才再次提笔，期

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后来我把这次对话的

原型写进了我的诗歌，就成了“诗，不是

写出来的”这句感慨的真实背景。
吴鹤立校友（左）在清华图书馆出席“作

者面对面”分享会后与主持人张秋老师合影

些信心和鼓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张

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竟然成为了我在清华工

作时常萦绕耳边的教言和精神动力。我想

说，张先生和王先生两位老清华哲人的信

任和教诲，是引导我迅速成为新清华学人

并真心承诺这一身份天职的精神力量所在，

至少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最后，我还想再多说一句，今天我们

的纪念大会能够在崭新的蒙民伟人文楼里

举行，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老校长梅

贻琦先生在1931年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曾经

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老校长对大学

精神的经典阐释，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然

具有其强大而深远的生命力。随着国家的

日益强大和清华大学的不断壮大，大师和

大楼已然可以兼得，人文学院能有先得大

楼之幸，应该感谢学校对文科的厚爱和支

持！在我的理解中，这座新楼也是今日清

华“更人文”的见证和象征，我希望她也

能够成为清华人文学科从高原走向高峰的

新阶段之新起点。


